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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如果樱花常

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

么两相邂逅就不会动人

情怀了”——东山魁夷

又是一年母亲节。

总觉得如若真正爱

一个人，无论是自己的母

亲，还是爱人，是不需要

光靠这些人为划定的日

子来时时提醒自己表达

爱意与维护情感的。

爱一个人，是爱每一

天里的她，爱她在的每一

天，爱每一天中与她相处

的自己。

能够完美平衡家庭

与事业，这对女性来说非

常不容易，但是我的母亲

做到了。

母亲在学校里是受

人尊敬的优秀教师，她有

很多肝胆相照的朋友，她

热爱文学，她在多家报刊

发表许多文章。

她悉心照料着我们

一家三口的生活起居；她

善于经营婚姻，她跟我爸

爸既是夫妻又是好朋友；

她会烧很多美味菜肴，并

总变着法子做出各种可

口 的 糕 点 ；她 在 我 幼 年

时，不顾旁人反对给我买

了令我日思梦想却分外

昂贵的芭比娃娃；她把家

里的小狗养得健康、乖巧

又活泼⋯⋯她在言传身

教中让我明白了许多做

人的道理，她常常跟我靠

在一起聊天很久很久。

母亲延绵不绝的爱

滋润着在这世间活了 20

多年的我，我知道这份爱

会在有限的岁月里延续

下去。

然而最残酷的依旧

是时间，哪怕日子过得再

欢脱，也还是改变不了过

一天少一天的事实。时

间对每一个人都很公平，

谁都要经历曲终人散。

多年来我总在寻求一

个答案：怎样才算不枉来

这人世走一遭。是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爱自己想爱

的人？还是不为别人而活

坚持自己的选择？

可事实上，这几个答

案 之 间 是 互 相 矛 盾 的 。

因为爱的牵绊，你始终无

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洒

脱，你当然可以有自己的

想法与人生观，但你也不

得不考虑这些对自己人

生的设定会不会伤害到

身边爱的人。爱有时候

意味着一点牺牲与包容，

一种对于自我与他人之

间的权衡。而这个把自

己带到世间的人，就是值

得自己去正视矛盾的人。

特别希望，岁月没有

在她皮肤里留下任何沉

淀和褶皱。特别希望，她

的生命跨度可以覆盖很

长，可以陪着我去看看这

世界上更多更美的景色。

在这节日来临之际，

愿她健康、平安，愿她一

如既往地保有对生活的

热情，愿她活得丰盛、通

透、自由。

母亲目不识丁，少言

寡语，是地地道道的中国

式农家妇女。她不懂什么

天文地理，但她用自己的

方式爱着她的孩子。

母 亲 养 育 了 5 个 孩

子，可以说是完全放养。

在学习上，她不从过问，也

从未因为学习问题责骂过

我们。她总相信孩子们能

承载多少墨水已是注定了

的；在生活上，若在身边能

照顾到的，母亲总能尽责

地照料着。若不在身边，

她就非常放手。她相信生

活需要历练。

我从幼儿园到大学毕

业，母亲从未为我担心过

什么，也从未在刮风下雨

为我送过什么。记得我上

小学时，有一次放学前下

起了一场倾盆大雨，教室

门边、窗户上出现许多送

雨衣、雨鞋的妈妈爸爸们，

我也巴望着母亲的出现。

可是，我的希望落空了。

放学后同学们都走得

差不多了，而雨依然很大，

我望着雨中别人偎依在父

母身边，躲在他们的保护

伞下的暖暖身影，我委屈

地想哭，觉得母亲一点都

不爱我。

我冒雨跑回家，已成

一落汤鸡，一双白球鞋也

像从泥水里捞出来的。一

进家门，我委屈的泪水和

着雨水滚落下来，我怒气

冲冲地抱怨母亲。而母亲

平静地帮我擦头换衣，说：

“这季节下的是雷阵雨，要

不你等雨停，要不就自己

想办法，不要总想等别人

给你什么。”

母亲这句意味深长的

话从此烙在我脑海里。从

那以后我就不再想有各种

期待了。凡事能靠自己尽

量自己解决。尤其大学期

间自力更生的艰难岁月和

毕业后找工作的日子，当

时觉得这个过程很辛苦甚

至痛苦，但现在回想那段

经历却让人倍感珍贵和珍

惜。

小时候的我像个假小

子，放学后周末时寒暑假

总不着家，全然一个野孩

子满天飞。甚至暑假大中

午去网鱼、抓河蟹河虾，不

管我干什么，似乎母亲从

未关注过我，也从未唠叨

各种女儿经。我总觉得是

母亲生养的孩子多，不会

上心的原因。但是我错

了，哪个母亲会不关心自

己的孩子，只是她们爱的

方式不一样。

那一年高考我落榜

了，可我不甘心就此诀别

课堂。那年却是家里条件

最困难的时候，两个妹妹

还在上学，我在进退之间

犹豫不决。我好几天不开

口，愁眉不展，总在楼下徘

徊，心中烦闷，抬头缓气撞

见了母亲担忧的眼神，母

亲却倏地缩了回去。那几

天，母亲就一直坐在楼梯

口“盯梢”。我茶饭不思，

坐在饭桌上也只是例行公

事。可从小到大从未给我

夹过菜的母亲却时不时夹

菜给我，也总时不时地瞄

着我，但从未说什么。母

亲这样的“盯梢”直到我做

出决定才罢休。母爱可谓

是“泉眼无声溪细流”。

当我嫁为人妻，为人

母，我把母亲当做避风港。

每当我与夫家有各种矛盾，

回娘家诉苦，寻求安慰与支

援。可她总是轻描淡写地

说：“凡事能忍就忍吧，这些

事总有的，回家吧，那是你

的家。”我那时候总觉得母

亲很懦弱，不像有些母亲立

马替女儿出头。现在我才

觉悟，凡事强出头于人于己

都没好处。

感谢母亲生养了我，

感谢母亲磨炼了我，让我

拥有了现在的幸福。有了

你，我才有了家。天之大，

也大不过母爱。

80 多岁的母亲从来

没上正规医院看过病。

然而，岁月不饶人，

母亲毕竟属于高龄了。

前段时间忽然说自己的

右小腿有些麻痹，走路、

站立时有些酸痛。后来

问她，要不要去城里看

医生，她说有些好转了，

反正是“硬病”，还不怎

么碍事。不过，一直隐

隐作梗，未彻底消除。

不久后，母亲接着

又说，自己眼睛越来越

不好了，近的人能看清

楚脸庞，远的人就模糊

了，伴随而来的是脑袋

也有些不清爽。年纪大

了，难免老花眼，不知道

是不是老花缘故，抑或

是白内障作祟，母亲未

说是头晕还是头疼。近

段时间里，母亲见面时、

电话中倾诉了好几次。

看来有些严重了，一般

的小毛病母亲是从不向

儿女说的。

叫母亲到城里医院

检查检查，她说等等再

讲，假如没有好转就去，

要不就等在北京的妹妹

回来。但是，这次母亲

有些等不及了，可能比

较难受，怕拖延下去更

加严重，趁我抽空回老

家处理杂事时，早已收

拾了行李，没等我说，就

同意随我到城里医院看

看，最好全面检查一下。

我把母亲从车上扶

出来，拿过她的包袱，牵

着她的手走过川流不息

的马路，走向人来人往

的永远繁忙的城里大医

院。等在医院里工作的

侄女赶来，带母亲先去

眼 科 检 查 。 眼 科 在 顶

楼，电梯上下很慢，人头

涌 动 等 待 起 来 比 较 漫

长 。 无 论 是 在 电 梯 里

外，我始终牵着或挽着

母亲的手，母亲生怕走

丢了似的，顺从地不放

手，就像小时候我拉着

她的手一样。

下午眼科没什么患

者，医生先让母亲去问

询处检查视力。一辈子

没看过视力表的母亲显

得手足无措，根本不知

道手里塑料调羹似的遮

挡眼睛的有什么用，也

不知道该站在哪里，只

是喃喃地说我都没上过

医院的。我和侄女只好

耐心地教不识字的她，

如何遵照吩咐看视力表

上字母 E 和回答。母亲

的两只眼睛差别较大，

视力下降非常明显。

医生看了视力检测

结果，问过症状后，让母

亲去另外两个房间测眼

压、验光，然后用仪器和

手电筒仔细查看母亲的

眼睛状况。最后医生给

出的结论是有轻度白内

障，即便手术效果也不

是很好；视网膜有些萎

缩，是年龄问题；此外，

眼睛没什么异常，要看

看 是 不 是 其 他 因 素 引

发。

次日，侄女又帮忙

预约了神经科医生。

第二天大清早，领

着母亲按时赶到医院，

母 亲 还 要 带 上 她 的 包

袱，说检查过后马上回

去，老家老父亲离不开

她。住院部排队等电梯

的人更多，侄女送病历

和门诊卡来，顺便带我

们去找医生。幸好有侄

女陪同，否则在这熙熙

攘攘的医院里，还真令

人晕头转向。等医生给

母亲做了病情问询和简

单检查后，最终诊断还

有待于 CT 和血液化验

之后。

抽了血，买了早餐

给母亲吃，排队等候 CT

检查。检查结果下午才

有 ，那 就 先 送 母 亲 回

家。上班的上班，我知

道 把 母 亲 一 人 丢 在 家

里，无所事事的母亲会

很难受，城里她又没什

么地方好去，但也没有

办法。

下午，侄女在电话

中告知了检查结果，只

是胆固醇高了些，其他

都比较正常，这也叫人

稍稍宽慰了些。一个人

又大半天待在家里，愁

眉苦脸的，几乎要把母

亲憋坏了。母亲早就归

心似箭了，开门出去，脸

也舒展开来，连晚饭也

来不及吃了就走，不知

道她心里有多轻松多高

兴⋯⋯

写在母亲节前夕
■陈馨忆

陪母亲去医院
■高振千

无声的母爱
■陈映芳


